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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講座六 

臺灣節慶民俗與廟會文化 

李豐楙 

 

 

 

    今天是一個「文化講座」的學術盛會，所講的方向，是和人文

有關的節慶、廟會。由於四月四日剛過，一個清明節為什麼有時間

上的差異？主要的是整個地球和太陽、月亮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華

人採用的陰陽合曆，為中國的農業社會所襲用。因為華人發現地球

和太陽之間形成這一套體系既有陽曆也有陰曆，地球與太陽、月亮

形成陰陽合曆以後，就會在不同的時間作彈性的調整。 

第二個就是人家常說的「三月瘋媽祖」，最近幾天，大甲媽祖就

從大甲出發，經過七夜八天到新港遶境。在進香的過程中，有些人

會循著非日常的生活方式，走過這麼辛苦的一段路程，到底有什麼

文化意涵？已經到了二十一世紀，這種節慶與廟會，在我們現在的

生活中，只是一種過去的歷史記憶，還是可以轉化轉型，和現在生

活結合在一起，那是一種微妙的生活機制。今天我將所做的有關節

慶與廟會的教材，與大家分享。 

 

（一） 

在社會學裡晚近有兩套重要的學科方向，第一種「日常生活」

社會學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問；第二種則是因應休閒的需求，在二

十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一世紀，有很大的改變，就有「休閒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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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社會學與休閒社會學，分別對社會生活的兩大部分做完整

的概括：常與非常，就是日常生活與休閒生活。在古代中國有沒有

這樣的生活節奏？任何民族都會根據他們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

出現一套調整社會生活的文化機制，作成為社會生活的一種節奏。

《禮記‧雜記》就有一段話，雖則不長，卻成為兩、三千年來歷代

官方處理日常生活與休閒生活的主要依據。這是從一場廟會一類活

動開始的：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可以想像子貢與他的老師孔子一同去參加蜡祭，或參觀後向老師報

告。蜡祭這個典禮，後來已經被分散了，主要集中於下半年到年底：

秋收冬藏，因為秋天收穫以後，在時間上、物質上，才有餘裕舉行

蜡祭。蜡祭的最後一天，就是類似現代人所講的「嘉年華會」

（carnival），故可說是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文化。子貢作為孔門的高

弟，他可能是陪著老師，也可能他自己去看，所以「觀蜡」即參加、

參觀蜡的祭典，孔老夫子就問他：看到整個廟會、節慶活動的情形，

大家都感覺那麼快樂，你的感覺如何？結果這位孔門高弟的反應很

特別，大概平常都是根據孔老夫子的教訓，每天只知讀書，準備將

來擔任士大夫之職，他居然回答：「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

也！」「一國之人」可以說是整個魯國，一國就是全國，整個人們都

若狂，「若狂」相對於西方的嘉年華，就是狂歡文化。「一國之人皆

若狂」，是指全國之人都進入一種狂歡狀態，但是為何子貢沒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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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種快樂！這位孔門高弟在這樣的氣氛中、大家都這麼 high的氣

氛中，他居然不覺得快樂！孔老夫子的心裡一定想：我的教育失敗

了！所以孔老夫子就趁機對他進行一次機會教育。孔老夫子不愧為

一個萬世師表，他發現如果這樣，學生只學了一半，沒有學好另外

一半，所以教育子貢說：「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蜡祭從秋收之後

開始，有很多的田作都要整理，很多的感恩都要感恩，所以要舉行

許多祭典。最後一日的「一日之澤」，這個澤就是恩澤，皇帝在最後

一天恩准大家一個狂歡，狂歡就是可以「吃喝玩樂」而沒有限制。

平常日子喝酒要節制，吃東西也要節制，這是一套日常生活的禮制。

所以最後一天等於放假，澤是恩澤，乃是上對下的那種恩賜觀念。

這種經過百日、經過之前田間的整理，秋收之後切收入穀倉等，最

後一天才來一個非常，狂歡的節日。這段話講的可稱為「孔門的射

箭智慧」。 

在我們平常的語言裡有兩個常用的，一個叫「緊張」，另外一個

就叫「鬆弛」，緊張的「張」與鬆弛的「弛」，都是从弓，以前士大

夫都要舉行射箭活動，這種「鄉射」等於是體育課，訓練士大夫成

為優雅的士，要接受全人教育，所以有體育訓練的射箭、駕車等，

都一定要學這種技藝與禮節。射箭經驗在射的時候，弦要旋緊，這

叫「緊張」；平常則是放鬆的，射的時候才旋緊，旋緊以後拉開就比

較有力，旋得越緊張，箭射出的力道就越強，這就是緊張，弦不用

的時候就要放鬆，不然就會彈性疲乏，弦就不能用了。在過去讀書

人都要學射箭，鄉射禮就成為士大夫重要的禮節，也是一種基本的

技藝。那麼為何又說：「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一個人如果永遠

都緊張、每天緊張而沒有放鬆，這種情況連文王、武王這些聖人都

沒有辦法，都會受不了。因為緊張就有壓力，壓力過大，就如現在

很多人有病，就是因為太緊張、壓力太大，所以說一個人如果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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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話，連聖人都受不了。但是「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弛就

是鬆弛、放鬆，用一個現代話說就是「天天都是星期天」。其實天天

都是星期天這種人是最難過的，因為一退休以後，開始還很快樂；

過了一段時間後，就開始有另外一種緊張。為什麼？因為每天都同

樣的沒事可做，後來就安排當義工，否則會受不了。其實最能體會

節日放假的快樂的，就是只有工作的才真正懂得放假的可貴，這個

就是「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的真諦。 

    所以合理的社會生活有時要緊張、有時要放鬆，這種張弛有序

的生活節奏，就成為人們社會生活基本的韻律感，而人們過去的緊

張與鬆弛，乃是隨著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而形成的，特別是在黃河

流域與長江流域主要是以節氣為準，即所謂的「二十四節氣」可做

調整。所以在一段時間裡，就會有一個節日，剛好是與生產的活動

可以搭配起來。節氣的名稱裡，如「芒種」就是與植物的成長有關，

有些節氣是和大自然的氣候有密切的關聯。這種節奏感是由自然環

境和人文環境所搭配形成的。在亞熱帶的臺灣，這個二十四節氣還

是在日曆上不斷的使用，事實上如「大雪」、「小雪」除非到合歡山，

否則很難碰到大雪、小雪，而「小暑」、「大暑」特別熱則是沒問題。

不過原則上人們還是根據節氣的方式來過節慶的生活，這就是表面

上仍依循過去所形成的時間節奏。但是現在的節奏又受到西方的影

響，如說「禮拜日」：禮拜就是上教堂的日子，因為在基督教傳統中，

前面的工作為五天半或是五天，所以是五加二或是五點五加一點

五，前面幾天要工作，要工作就是閩南語所說的「愛打拼」，要打要

拼，打和拼是為了生存、為了工作，為了生存的緣故，大家都知道，

要打要拼，其實既會傷害別人，當然也傷害自己，要拼才會贏乃是

一個充滿了「競爭」的社會。所以工作了五天、五天半，那麼在一

天半裡，有一天要上教堂，這樣形成的五加二、或是五點五加一點



 

 157

五，這種較短的節奏並不像二十四個節氣，而是西方學者提出的「聖」

與「俗」，所有西方基督宗教社會的生活節奏，就是俗與聖不斷的在

反覆，反反覆覆不斷在進行，這種俗與聖的生活節奏就是「一張、

一弛」，因為所用的是基督教義，用創世紀的觀念支持這一套五加二

或五點五加一點五的生活節奏。如果到伊斯蘭社會，就不是用禮拜

日，因為伊斯蘭教徒用自己的經典、聖經。雖然全世界使用的，大

部分已是習慣現在大家通用的日曆習慣，其實並不見得每個民族都

完全相同，主要是因為背後的宗教教義並不一樣。中國所形成的這

一套，原來就是以節氣形成的，所以現在的日常生活社會學與休閒

社會學，乃是融合了中華的傳統和西方的傳統所形成的。我們現在

也是一樣的，一週有七天。 

    然後就可看為什麼稱做「蜡」，《禮記‧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 

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 

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 

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大蜡凡有八種，錄下這條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蜡祭其實就是「有

祈有報」，春天先是「祈求」，秋天就要「報謝」，所以稱為「春祈秋

報」。春天為一年之始的時候就要許願、「下願」，如果春天祈求，到

了年底有了收穫，就需報答所請求的。民間表示順利的話，就有八

個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風雨及時就能人民安泰，在農業社

會就要表示感恩，到了收成以後就要表示報謝之意。所道謝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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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先聖「神農氏」，及類似像神農氏這種和耕種有關係的。有趣的

就是當時祭拜的還有貓，在我們的文化裡較少看到貓，十二生肖就

沒有，但是並不表示黃河流域就沒有貓。因為貓吃老鼠、吃田鼠，

所以要報謝貓。現在一般民間的動物崇拜裡反而較少看到貓，但是

在蜡祭裡很早就有貓。同樣的，也有老虎，老虎吃田豕，就是山豬。

從這兩個例證可以說：凡是和土地生產有關的，都要表達謝恩之意。 

    到底這個祭典又是怎樣形成的？《禮記‧郊特牲》記載：  

 

天子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 

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 

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 

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在孔老夫子那個時代，天子都要皮弁素服祭祀等等，就是說天子需

要穿素色的衣服。為什麼？現在民間的服飾象徵，只要穿著素色的

衣服，大概就是「送終」。為什麼送終呢？就是為大地送終，在北方

到了冬天，冰雪封山、冰雪封野，整個大地一片沈寂，就好像大地

死亡一樣，所以為大地送終就是土地的休息，四季春夏秋冬相循，

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一帶的緯度，整個大地就好像一個大循環，

有其時間上的定期循環，到了冬天就為大地送終，所以經文中說「送

終也」。為什麼要如此重視服飾呢？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野夫黃

冠；黃冠，草服也。」一般農夫都要穿黃衣黃冠，就是穿著和土地

一樣顏色的衣服，黃色衣服一方面代表土地，一方面也代表工作之

後所穿的禮服。主要的目的就是「息田夫也」，正是讓農人休息，亦

即農人的休息以此合理化。西方的休閒社會學稱做「宗教性餘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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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透過一種宗教活動，可讓休息合理化，就可讓農夫在通過節慶

後真正的休息。所以在這個典禮之後就能夠讓農夫有一段休息的時

間。 

我們就歸納出兩個時間觀念，任何人其實都擁有兩個時間、兩

種空間，第一種時間就是「常」：日常所穿的衣服就是常服，常服就

是每天所穿的工作服。「常」這個字，在文字學上，就是「从尚从巾」，

就是指每天所穿從事工作的衣服，這種常服，這個常，就如「裳」

就是服飾本意，而不必加「服」字，也就是常服就指「工作服」、也

就「便服」。像上工、上班、上課，就是人們經常可見的工作服。所

以由「常服」的觀念，就可引伸出幾個觀念：如經常所說的日常、

通常、尋常，就是指每天所常見的，每天在這個服飾制度下，所看

到的正是這種圖像（image），也就是指這種狀態，表示經常、正常。

這種文化理論就是由文字本義孳乳演變出來，這種狀態的終極原理

就是常道、常理。 

大家想像一下：如果站在火車站旁邊的天橋上，看到車來車往、

人來人往，一定感覺：臺北市的交通好亂！其實如果是臺北市長或

者是執政者，站在上面俯而觀之，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充滿秩序

又有活力的社會！為什麼？因為不同行業穿著所屬行業的衣服，奔

赴各自的工作崗位，所以整個都市乃是亂中有序，有一種忙碌中的

秩序感。西方人常講白領、藍領，藍領指的是工人、白領指的是紳

士；一樣的，中國古代也有一種服飾體制，按照不同的時間、空間

而而穿各自的衣服，如果是總統、經理一定是穿西裝，西裝就是他

們的常服；而不同公司也各有不同的「制服」：被制定以表示身分的

服飾。所以如何建立一個社會的圖象就是從所看到的服飾論斷時

間，時間所象徵的就是一種秩序。整個社會的運作如果從服飾來看，

不管是以前帝制時代的服飾，或者是現在自由的服飾。基本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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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衣服服飾所象徵的，一個有秩序、上軌道的社會，這個社會

表示什麼樣的秩序：第一個就是「經驗的」，每天所看的經久就成為

經驗性的事務；第二個則是「平常的」，第三個則是「單調的」。每

天反覆同樣的工作，每天所穿的都是一樣的衣服，當然覺得視覺上，

觸覺上都是單調而少變化，所以常是兩極的，感覺上這個 range是從

秩序到單調，都是日常生活的節奏。在這個情境下，就必須在時間

之流中，適度區隔出短暫的時間，這個時間就是「非常」。 

現在所看到的非常，大概就只有電視上的「非常男女」節目，

為了聳動的才會用「非常」。其實搭乘日航的飛機，可注意一個紅字

的標誌，這個詞彙是從英語翻譯過來的，「emergency」我們翻做「緊

急出口」，兩岸很多不一定統一，這個卻是統一的，大陸也叫做「緊

急出口」；但是如果坐日航或日亞航，就看不到這個詞彙，就可發現

這個紅色的標誌上面所寫的並不一樣，日本人翻作「非常口」，為什

麼日本人會把這樣的緊急出口翻做「非常」口？到了飛機場下機走

出來，還是會看到同樣的標誌：「非常口」。等到上了高速公路，在

公路兩旁又會看到「非常電話」。日本所保留下來的這個文字上的經

驗，可以再查日本的字典、辭典，像臺灣的法制、法律有來自日本

系與歐陸系，就保留了法院所用一個觀念，就是「非常上訴」，不一

定全稱作「緊急上訴」或「特殊上訴」而是非常上訴。日本保留了

這個「非常」的本意，就是特殊狀況的、非經驗性的、特殊的、緊

急的。事實上我們的時間，就是由「常」與「非常」的時間所形成

的。這樣就可以整理一個頭緒：時間有「常」與「非常」，工作有張

有弛，有緊張有鬆弛；在社會生活裡既有生產也有休閒，有工作就

有休息。整個社會生活就透過這樣的節奏感所形成，三千年前所構

成的社會生活，三千年後所維續的，基本上就是由常與非常所形成

的一種節奏。社會總是遵循一種規律，人必須活在有規律的、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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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社會生活裡，才能夠成為一個健康的人與社會。既然有「非常

時間」與「日常時間」，一樣的，也就有「非常的空間」與「日常的

空間」。 

就像住在木柵的，如果要問：對木柵最有印象的是什麼？以前

大概就是政大、區公所，現在的話，有貓纜、貓空，據說將來還會

有貓熊，這叫「三貓」。大家知道：不管是政大、區公所抑或動物園

或坐貓空纜車，都是由行政、現代社會所形成的。這樣的認識木柵，

只認識了一半！另外一半在哪裡？如果拐進木柵街較小的路，就會

發現一座「集應廟」；如果再拐到另外一個地方中崙路，又有一座張

慶望的祠堂。平常的時間，到這些地方，集應廟或張姓宗祠的廣場

都是安靜的，只讓人家當停車場，平常也沒有多少人；但是如果到

了有節日、慶典的時候，整個集應廟或宗祠前面的廟埕，就突然湧

入各種的鑼鼓隊，有一大批神轎。這時候就會發現：進進出出的絕

大部分是姓張的，因為姓張的與高、林二姓都是從福建安溪移民至

木柵的，張、高、林遍佈於整個臺北市鄰近地區，從淡水上岸後，

有一部份人就停留在淡水或北投，因為淡水早就先有人開發了，他

們就選擇停留在山上。從安溪移過來的三姓：「張高李」在故鄉就拜

保儀尊王、保儀大夫，特別是姓張的，就從歷史中找了「張巡」，也

就是讀歷史所讀到的張巡和許遠，這種奉祀張、許二人的廟就是「雙

宗廟」，姓張從安溪移民，從淡水上岸以後有些人就留在淡水，姓高

的有些就留在北投，有些沿著淡水河往上，或停在景美，或沿景美

溪進入木柵上岸。所以凡走過的就留下痕跡，在淡水、北投的山上，

有集應廟，在景美、木柵也有集應廟。然後彼此在兩地間「迎老祖」，

故一到迎送雙宗的節日，整個廟前、街上就成為一片人山人海的活

動。所以「平常」的木柵靜悄悄的，到了「非常」時間的雙宗誕辰

就可發現原來還有另外一個木柵。所以木柵有兩個：一個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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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所形成的；另外一個則是由族群、宗族所形成的，從時間

所決定的空間，一樣的也有兩個世界。事實上每個人都擁有兩個世

界，兩個世界形成一定的節奏。 

 

（二） 

二十四節氣裡，有些因為自然生態而形成，如清明也是屬於節

慶，氣候變化形成的有「雨水」等，都是由大自然的氣候所形成。

所以根據自然生態和氣候變化形成二十四節氣。雖然大家因為每年

都過節成為習俗，習焉而不察，事實上節日的根據就有自然生態、

氣候變化。我們的節慶時間在組合方式上，凡有甲型與乙型可以分

作兩類： 

 

甲型日月相重：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 

乙型逢十五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十月十五 

 

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這一種日月相重，就是

陽月陽日：一三五七九為陽數，而沒有二四六八的陰數。乙型的十

五日，會出現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乃是由於太陰曆的

月亮的月圓，所謂「花好月圓」。為什麼甲型月日相重全部都是陽月

陽日？節氣的過節，節就是關，過關，就如出關時身上要佩帶符節，

所以過節就是過關，這就是一種時間的關口、關卡，在某一個時間

轉換需要通過時間的關卡，有點類似人類學所講的通過儀式。什麼

時候最好通過？就選在陽氣最盛的時間通過，一月、三月、五月都

是陽月，陽月陽日陽氣最盛的時候容易過關，這是第一種；第二種

則是和月亮的圓有關，在農業社會，直到現在工業社會，在一年裡

要找一些團圓時間，在年循環 year sycle 裡，找一個好兆頭的時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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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團聚。所以正月十五，從過年節直到十五，在十五前都說拜個

晚年。真正過年的結束是到十五。所以十五吃的元宵、湯圓，都是

和圓有關，吃過元宵，大家就上工的上工！上班的上班，南來北往

分頭工作。從除夕、過年，就到十五，以後大家才分開，然後到清

明，也是全家共聚掃墓的時間，也是全家團聚。另外一個是七月十

五，七月十五是屬於民間所說的鬼節，鬼月的祭拜也希望全家祭拜。

最典型的就是八月十五的團圓節，所以十五所有的活動都和團圓有

關係。從農業時代到現在社會，在一年裡面總要找一個時間，全家

能夠團聚在一起。可以說讓家人團聚的理由，就是透過節氣、透過

團圓的活動，讓大家需要在一起。所以到了過年期間，大家都想辦

法回家，任何一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安排，只是背後的意義不一樣而

已，因此我們一樣也會有這種安排。 

所有祭典的安排都會經過一個祭祀，一個基本的過程就是需要

告解，就是祈求之後要具體表示感謝，最好的例子就是到了元宵節，

就會祈求。元宵的活動全部和祈求有關。就如平溪的放天燈，天燈

上都要寫上施放者的願望，所要祈求的就寫在燈上，讓它放上去。

如果靠海邊的就有「乞龜」，在年頭乞求一個紅麵龜，乞求以後回去

切給大家吃，吃了以後表示能分到這個福氣（分福），到了年底，就

要準備表達感謝了。所以第二年就要來謝，都要比原來的再重一點，

這個禮就是「乞龜」，有乞就有謝，這個謝，就是報謝，報謝和祈求，

原本都是節日裡一個必然的基本設計。換句話說所有的節日，原來

都是經過祭祀的活動以後，然後才能「通過」。這種宗教的影響都是

經過合理化，才能形成一個社會生活的節拍。而這種的祈求，當然

也會隨著時間慢慢的淡化。 

以前的人過中秋，都要先拜月娘，現在想要買一個月光神禡都

買不到。以前在鄉下地方，到了中秋節都可以買到一個上面印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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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的像，稱作「月光神禡」，先祭拜以後再吃柚子、月餅，現在大概

很難找到，有一次要拍一個「臺灣節慶」，到處找，花了很大的精神

才找到一張舊的月光神禡，現在已經找不到了！現在中秋節已經變

成「烤肉節」，不過還是有一個重要的意義，烤肉節還是全家烤肉，

可以看出原來那種團圓的意義，只是已經隨著時間做了調整。整個

節日的節慶精神，其實套一句成語就叫做「吃喝玩樂」，原來節慶的

食物是和祭拜的食物有關係，祭拜完了以後，閤家就會吃這個食物。

以前過節比較有氣氛、有味道，在早先的年代，家裡的年糕全部都

是自己蒸的。所以到了過年之前，到處可以聞到左鄰右舍在炊年糕

的香味，現在當然都少了，大多是買現成的。 

節慶的活動原來都是透過全家的活動、親屬之間的活動，或是

透過左鄰右舍所形成的氣氛，讓自己有一種過年、過節的喜悅。不

過隨著現代化以後，現代人的生活越來越開放，反過來講，也越來

越淡化。用現在宗教學的術語來講，現在的生活越來越「世俗化」；

雖則世俗化，但是某一些意義，還是會在節日裡特別彰顯出來。所

以日常生活裡可以買到的粽子，和端午節所吃的粽子，都是同樣的

食物，但在意義上和端午節並不完全一樣，因為「端午粽」代表端

午節這一天所吃的，乃是一種節慶食物。透過這個節慶食物，讓人

感覺有一種節慶生活的節奏感。現在所養的豬、雞已太普遍，現在

人已經缺乏逢年過節「打牙祭」的喜悅。以前的時代大概只有過年

過節才能夠殺雞，表示可以吃到比較好的飲食。其實從「常與非常」

的觀點作觀察，飲食也是有區隔的，我們常講的「家常菜」，家常就

是指每天常吃的；只有到了過節或是廟會的時候，才會吃非常性的

節慶盛宴，這是透過食物所形成的時間區隔。在吃喝方面可以看出

來，所有的節慶食物原來都和節慶有關，這種食物的目的都和節日

裡的神聖觀念有關，或是祈福或是分福，都與乞求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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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慶既然是家家戶戶都要參與的一種時間循環，另外一種空間

的就是如何關聯每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有地方的公廟，都有一家一

坊的神主：境主。大家如果有出國旅遊的經驗，到了基督教的地區，

就可發現一個地方的地標就是教堂；若是到伊斯蘭教的地區，就是

清真寺。如果我們到鄉下地方，看到最獨特的建築就是寺廟。這個

寺廟就成為地標，也是一種文化地圖上的中心點，這是一種神聖中

心的觀念，這個中心點既是文化中心，也是信仰中心，同時也是一

個社會中心。「社會」這個字，society是從西方來，經由日本翻譯出

來，以前嚴復把社會學翻譯作「群學」，但是現在我們並不用群學這

個詞，還是用「社會學」。日本的學界為了對應於西方的 society，後

來就決定翻譯為「社會」。翻成「社會」其實翻的頗為傳神，因為這

個詞彙裡包括有宗教意：「社廟」、「社樹」，也有社會意：「社團」，

這些宗教信仰活動都是由社區社團來推動的。標準的文化地圖的中

心是廟，廟旁邊還有大樹：社樹，在大樹底下就成為社內生活的公

共空間，社民都可以在這裡喝茶聊天，成為一個開放的場所。如果

一個地方的公廟，廟埕上能有幾棵大樹，就常常成為地方人具有共

同記憶的象徵，這就是信仰中心的意義。這個信仰中心的形成，當

然就會有社團，有文的也有武的，然後這些社團在慶典期間就會比

賽，有幾個詞彙都和比賽有關係：「賽社」、「拼陣」、「遊行」，賽就

是比賽，拼就是競賽。在賽社期間境內的繞境巡境即是遊行，遊行

活動充滿了各種不同的競賽。在《論語》裡講鄉射之禮說是「其爭

也君子」（〈八佾〉）在慶典、廟會期間，透過大家節制性的競賽所表

達的，就是團體中有許多大小團體的競賽，這種競賽可以在同一時

間內競賽，就是「拼陣」。所以到鄉下地方就可以看到，特別是在臺

南這一帶有「宋江陣」，宋江陣就好像一種作戰的陣勢一樣。一個陣

頭進去表演，就會打通鼓，開始引領拿刀、拿槍的，各式表演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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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打也有陣式。前面隊伍表演完之後，後面隊伍再進來表現，這

是一種比賽。另外一種比賽又是什麼，就是每年會有不同的團體參

加比賽，像基隆是由字姓輪流，今年輪到這一姓的，明年又輪到另

一姓，每年都輪由一個姓，一些比較小的姓就「聯合」，或者由幾個

姓聯合，這種競賽是每年輪流競賽，十幾個姓氏就透過各種循環式

的競賽來表達。俗話常說「輸人不輸陣，輸陣壞看面」，所以今年輪

到這一姓，當然要好好表現一下，因為等到下一次輪到，已經是十

幾年以後了。每一個字姓都想：我們這個姓在基隆這個地方也算是

有經濟實力的，所以一定要在出陣頭時好好表現，今年把握機會好

好表現，到了明年，就換另外一個。 

    有一年曾參加基隆字姓的活動，那時候是林市長，宗親會和官

方開會，林市長說：我們基隆和華盛頓是姊妹市，華盛頓每年的花

車比賽是很有名的，他們都會被邀請。華盛頓為了表示地主對姊妹

市的禮遇，第一個隊伍就是讓這些姊妹市的代表，先走在前面，等

通過中央觀禮臺後，就坐上各自的觀禮臺，然後再由下面的花車去

比賽，讓很多姊妹市的嘉賓都能夠觀賞花車的表演，所以他就跟對

字姓代表提議：讓基隆市的姊妹市（因為基隆是個國際港，當然有

很多姊妹市）的代表能夠先走第一個。結果這個建議提出以後，字

姓代表反對！為什麼？他們說：「我們等了十幾年才輪到走第一個，

為什麼要讓給姊妹市的代表。」最後還是沒有禮讓，這些代表還是

只能坐在觀禮臺上看他們「拼陣」，並沒有機會作第一個隊伍。由此

就可看出：等了十幾年才輪到他們可以上陣的機會，絕對不會把這

個榮譽（他們認為這是一個 honor）讓給別人：人類群體所有的活動，

都是經過不同的方式競賽，只有競賽，情緒、氣氛才會 high，這種

熱鬧的氣氛才會出來。狂歡，閩南語說是「鬧熱」：越鬧越熱、要鬧

才會熱、不鬧絕對不會熱。所有的體育活動都要競賽，沒有競賽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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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像奧林匹克的體育活動，如果沒有競賽誰要看？所以競賽的本

質，就是節慶廟會的歡會本質。這種節慶廟會又一定要被約束在一

定的禮節中，一定的節日競技中，這就是為何要用禮來約束的拼陣

行動。節慶廟會就是在這種合理化的方式下，來形成這樣一個競賽

性動作。 

 

（三） 

    （接下來大約有二十幾分鐘的時間，放映「臺灣節慶」的

影片。這個片子是由新聞局與觀光局合作製作的，由余秉忠先生導

播，在一年到頭的節慶中，要在不到三十分鐘裡呈現出來，我們就

用「常與非常」這樣的節奏，構成腳本而拍成一部成功的片子。） 

這樣一部紀錄片，算是官方的宣傳片。在整個結構上把「常與

非常」這樣的節奏，變成是有節奏感的組合方式。臺灣有很多節慶

活動都自然的保存下來，這種活動最近會引起注意，這與韓國有關，

因為韓國把端午節向聯合國登記為「文化財」，臺灣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臺灣對於節日、廟會本來就自然的傳承；但是中國大陸就反應

比較多，在網站上就有很多不同反應。韓國登記以後，大陸已經宣

布也要過三節：端午節、中秋節，還有清明節，今年就恢復過三節。 

節日其實是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在臺灣生活久了，並不

覺得這些節日所形成的時間、兩個世界，對於大家有什麼特別意義！

其實人都要離開這樣的文化、這樣的土地，才開始感覺這樣的生活

有一種文化認同感。這種節慶片子在海外的反應最好，在舊金山到

了過年就一樣有舞龍、舞獅、打鼓，或許舊金山的舞龍、舞獅，無

論技巧或氣氛各方面，並不比有臺灣精彩！但是在美東到了這個時

間，就有華人到這個地方來看，因為會覺得有華人的文化認同感。

很多人會說：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以後，為什麼還要過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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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節日所代表的是一種歷史記憶、一種共同的文化記憶。如果這

些都沒有了，那麼全世界都只有一種通性文化，所有的穿著、所用

的電腦，所看的電影，都是通性文化，但是「過節」就分的清楚，

到底哪一民族過那種節日。 

記得以前我在馬來西亞作田野調查，馬來西亞是除了香港、臺

灣之外，海外華人最多的地方，但是當地終究馬來人還是比較多。

馬來西亞在獨立建國之後就逐漸提倡馬來文化。但華人對於華族所

保留的信仰習俗、節慶活動，就基於文化認同而自然保存，他們覺

得華人還是一直不忘「中國」。其實這些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共同記

憶，但是馬來政府硬說是「認同中國」。在伊斯蘭社會，對偶像崇拜

特別敏感。有一段時間連舞龍舞獅也覺得是代表對中國的認同，所

以要把舞獅的活動禁止。其實原本馬來西亞華人的舞獅民俗也受到

現代化很大的衝擊；但是馬來政府說要禁，舞獅一下子就出了幾百

團，他們還舉辦了一場國際的舞獅比賽，香港、廣東、臺灣、福建

等都派團參賽。他們很有骨氣的說：一定要把冠軍留在馬來西亞！

所以每年到了這個期間，就各派隊伍並且利用晚上的時間苦練，希

望把冠軍留在馬來西亞。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在一個多元文

化、多元宗教的環境裡，這些節慶廟會就發揮如同宗教的效果，透

過這樣的一個活動凝聚了華人之心。 

在馬來西亞作田野調查的時候，就有一種奇妙的感覺，吉隆坡

是一個都會區，是一個現代都市。平常時間華人是分散居住的，其

歷史遭遇被類同於「離散族群」，但是到了七月普度慶讚中元的時

候，每一個祭典一舉行，就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冒出很多的華人，偶

而會有少數的印度人，但是絕不會看到馬來人！為什麼？因為馬來

人都是信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徒是不可以接觸豬肉的，而華人舉行

祭典時一定拜豬肉，所以看不到馬來人，這是華人的信仰活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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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活動每年都依年例舉行，在活動中可以看出「華族」作為一個民

族的認同感，從所謂的離散族群，節日成為一種凝聚方式，這樣的

節日就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認同」。 

所以節慶、廟會的活動使每一個人擁有兩個世界，在時間上、

在空間上都擁有兩個世界，只是我們常常身在這樣的環境裡，卻反

而沒有用心去感覺。對於這樣的生活既沒有感覺，就變得遲鈍；但

是一旦離開那個地方，就會發現這樣的活動，就會形成一種文化上

的認同感。所以透過這樣一種節慶、廟會活動，可以看出這是一套

社會機制。 

又如另一種經驗，就是和臺大精神科的朋友交換意見，他們問：

臺灣的精神醫療和民俗有什麼樣的關係？在廟會期間可以看到有人

趴在地上「鑽轎下」，如果在迎王祭典的期間，也會看到有人「扮犯」，

頭上掛著一個紙枷，其實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許願而來還願的。因為

一己心裡若有犯罪感，就有一種過咎的感覺。有些罪可能是法律上

的罪，但是也有很多是道德上的罪，所以這種罪乃是天知、地知、

我知的，他人並不曉得。在這種情況下這就會到這些地方，在媽祖

前、在王爺前，自己解罪、或請處罰者代為解罪。所以這些人趴在

地上「鑽轎下」，或者扮犯，這是一種民俗療法，可算是一種精神性

的治療。 

臺灣這種節慶與廟會，保留了自古相傳的一種社會文化機制。

如果社會把這些東西拿掉，我想精神科的醫師大概會非常忙碌，是

否這套機制讓人們有一種自我排解的機會！ 

最近大甲媽祖又在進香，若問這些人，什麼是「快樂」？什麼

是「自由」？其實社會人一點都不自由，為什麼？因為是教授就必

須扮演教授角色，是官員就扮演官員角色，有的就要穿西裝、打領

帶，到哪裡人都知道：你是什麼身份，醫師或教授，是什麼樣就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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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事實上並不自由，都是被社會標籤有形無形的給認定。然則

什麼是自由？只要去參加大甲媽祖進香，走七夜八天，所以要穿著

舒服的衣服、舒服的鞋子。若是許願來還願的，有人都不講話；而

這幾天中，生活的秩序：朝九晚五，就被顛倒了，只是走到哪裡、

吃到哪裡、睡到哪裡，在日常生活中，一流汗就要洗澡，在那時候

並不可能睡舒服的床；但是躺下來就睡，那時候才曉得什麼叫「自

由」。不管是什麼樣的身份，每個人都一樣，只是進香隊伍中的一個

符號。走到哪裡有東西就吃，吃完就睡，有時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

因為都在走路。這時候都不必講話，高興怎麼走就怎麼走，這就是

「自由」。形體上雖則疲累，但是心靈上卻自由，凡是參加過進香的

就會有這種感覺，每年有時間就參加，也不必報名，七天八天中可

以完全面對自己。如果臺灣沒有這套社會機制，是否有那麼多的告

解機制？在田野每個人都是表演者、參與者，都投入這樣的活動中，

成為團體中一個微小的分子，這時候才知道什麼是「自由」、「忘我」，

進入渾沌狀態。如果人一輩子有這樣的經驗，就會懷念這個經驗，

因為在經驗中可以讓自己真正面對自己。其實每個人都沒辦法面對

自己，都有很多的約束：身份、地位、行業，就讓外在東西約束自

己，所以事實上我們都不自由。為什麼不自由？人都希望自己高興

怎麼作就怎麼作，這個節慶廟會在每年的 year cycle、每年的循環，

讓這套機制可以運作。節慶與廟會在華人的世界，臺灣大概是保留

最完整的地方，過去政府沒有鼓勵，至少也沒有禁止、沒有壓抑、

沒有破壞，這樣的活動就自然會保存下來。我有一個有趣的經驗，

有一次去北港，站在較高地方拍攝。早期大甲進香一過了橋，十萬

人、八、九萬人，每個人手裡拿著旗子，在陽光底下，每個人手裡

搖著金花，真會讓人看呆了！如果沒有看過這樣的景象，就不曉得

什麼叫做「節慶」。這就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感覺，所以節慶既可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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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也可以創造。在巴黎，法國人屬地的人民，後來就到巴黎，特

別是非洲來的，後來在巴黎一個社區成立一個節，後來就成為巴黎

的一個觀光節日。這個由移民隨著離散者，移到另外一個地方，然

後當地決定保存這個傳統，成為新創造一個傳統，也就標誌著有些

人認同這樣的文化，這樣族群的認同，也讓人感覺擁有共同的記憶。

所以一個文化、一個節慶廟會，可以從很多方面去看、去批評，你

也可以從反面去看。因為從反面看到的，就是現代社會所缺乏的。

一個家的團聚、一個村莊的團聚，進入二十一世紀社會後，還是沒

辦法取代這樣的社會機制。從另外一個角度、從反向去思考，這樣

一個節慶與廟會活動。也許大家可以共同分享這樣的經驗。 

 

 

（主持人問：） 

    李教授用一張一弛這樣的生活哲學帶我們了解節日的由來，並

且告訴我們有關節慶對一個族群的全體意義，它是非常有效紓解壓

力的社會文化機制。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問一下，跟今天的演講比

較沒有關係。一開始我就說到您既是詩人也是學者，又是道士，是

個老道士。幾種綜合的身分實際上是有他的衝突的，不曉得是不是

也是用「一張一弛」的道理去調節自己的身分與自己的工作？ 

 

李教授答： 

    其實不瞞大家說，我最快樂的時間不是在研究室，而是去做田

野工作的時候，我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可以蹲在路邊和這些可能只

有認識一次，而且以後可能不會再碰到，高興的交換彼此的經驗。

你們現在都是學生，有一天你有地位以後，你會懷念沒有地位時那

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大家都有這個經驗吧！很多人喜歡逛夜市，士



 

 172

林夜市可以逛，夜市其實是一種哲學，不但是一種生活，也是一種

哲學，為什麼呢？為何不去餐廳、大醫院而會到夜市？因為在夜市

的感覺和去廟會最接近。因為你可以穿得非常的舒服、隨便，就可

以坐在那邊大吃特吃，這是一種「自由」。全世界都有夜市，為什麼？

每一個民族都會按照自己的生活節拍，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越古

老的民族就越有夜市的經驗，其實也不見得只有古老民族，在波士

頓、哈佛，到了春天以後，因為冬天很冷，春天一過，外面就排得

滿滿的，形同夜市，你就知道，為什麼夜市這麼好。在這裡每一個

人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其實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看到。所

以我覺得最快樂的時間就是離開教師的身分，在團體中忘了自己，

這是為何我覺得最快樂的時間。現在大家很忙，所以我建議有一天

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式對待自己，就會發現：很多沒有想的、被強

迫做的，這時候就可以完全自主的去做決定，這就是在田野中所獲

得的最大的滿足。 

 

 

（學生問：） 

    我覺得自由就像風，你要不是在追求自由就是失去自由，一但

把風抓在手裡，他就不再是風了，就是一攤死掉的空氣，所以我們

永遠不可能得到自由。 

 

李教授答： 

    沒有錯，自由是稍縱即逝的，以為可以把握到，卻又很快過去。

不過自由其實不是目的，自由是過程。在過程中，有感覺的這有自

由的目的；或是說自由有個目的，因為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

就很努力，這樣子，好像就不自由！這裡有個很好的比喻，請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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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爬過山嗎？上個禮拜我去中部，剛好有位義工，這義工是陽明

畢業的，然後在中興大學惠蓀林場擔任義工。他說年輕的時候是登

山隊的，臺灣百岳他登過很多，那時候很年輕，就以很快的登頂作

為目標，等到爬了一些山後，就發覺並不了解登山！因為只是為了

登頂，要征服那些山，根本沒有注意旁邊的樹木是什麼？旁邊的石

頭是什麼；等到登了一半之後，發現這不一定就快樂，這不是休閒，

而是在征服，這時候才開始改變態度，放慢腳步開始注意走過的山，

旁邊有什麼植物、有什麼動物，終於知道什麼叫「登山」。所以自由

是在過程，而不是在唯一的目標。 

  諸位同學都有一個很大的目標，可能想要很快的攻佔那個山

頂，其實我勸大家，應該要有餘裕欣賞這四年、六年中，所有旁邊

的生活，如果經過六年、七年，然後對週遭完全沒有感覺，就只有

上課、下課，其實這是在攻頂，攻頂可能覺得我能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一路上沒有自由。所以你應該珍惜過程，而不是去嚮往那個目

標。我想這可能是年紀，以我這個年紀和大家講這個，也希望我的

經驗能夠跟大家分享。當然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人生

觀、不同的時間觀，不過在這個年齡、在這個階段，並不覺得。我

覺得享受過程比享受攻頂的樂趣更為重要，這是今天奉勸諸位同學

的經驗談。 

 

（學生問：） 

  「王船祭」大部分都舉辦在沿海地區，請問有何特殊的意義？ 

 

李教授答： 

  在SARS期間，我從臺北坐尊龍的車子到臺南，車上有幾個人？

二個人：我坐在車頭，一位小姐坐在車尾，掛個口罩，連司機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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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總以為瘟疫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剛才柯教授跟我講，現

在的醫學教育在出現 SARS後已有很大的改變，為什麼？因為原本

我們以為已經絕跡的瘟疫，事實上並沒有，其實跟我們是並存的，

只是沒有注意。大家都是讀醫學的，SARS期間，我們的醫生、我們

的醫療倫理怎麼處置？其實，人類面對瘟疫需要一種心理治療，怎

麼講？人的病有兩種：一種是瘟疫的病情，另外一種是即時的慌張。

一個地方發生大瘟疫，就如這次的 SARS如何控制？過去每次瘟疫

一來，可能一個村子人死了大半。所以過去的救治，除了有醫療，

只要大瘟疫過後，醫學就會進一步，中醫這樣、西醫也一樣，每次

大瘟疫以後，醫學上一定會有突破。這個突破是醫學的，卻也不要

忘掉還有人的心理創傷。曹丕在《典論‧論文》裡講：「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為什麼會俱逝？因為一場瘟疫，所以瘟疫來臨，除了要

有醫療、衛生的對策，還要有心理上的。每次瘟疫結束之後，一定

會透過一種儀式行為來做心理的、集體的重建。 

在 SARS期間，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就是到某一個村，王爺

轎到了傍晚才來，全村的人都出來了，跟隨在王爺轎後面，每個人

手裡拿一炷香，沒有人講話。那時候已經晚上七、八點，天都黑了，

大家跟著走，就在村莊的路上巡繞。當村子繞完之後，就要送到隔

壁村子，突然間一聲令下說：「送王爺！」所有人全部跪下，一點聲

音都沒有，然後轎子就從這個村，跨過圳溝到另外一個村。大家注

意，這是個心理治療的場景，因為村人覺得：在這 SARS、煞瘟的肆

虐中，透過這樣的儀式獲得心靈上的安慰。「燒王船」就是這種藉由

迎王然後送王送走瘟疫，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一種象徵行為，所以

人們結束活動的時候，人們的集體心理需要經過一番重建。到現在

為止，所有人類的行為，除了要有意義上的訴求，也必須有精神上

的考量，最後再舉一個有趣的經驗，所有的戰爭結束了，一定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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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儀式，就如忠烈祠一樣，一定會有一場國殤的共同祭拜。政治

上儘管有恩怨，如以前的改朝換代，都需要一場儀式，所有的都已

過去，都需要公平面對死亡，讓所有的一切都會「普度眾生」。這是

一種象徵行為，表示集體需要通過集體的儀式行為，才能夠能夠通

過痛苦的關口。每一次世界大戰、每一次大災難，這種儀式性的通

過就不斷重演。大家想：如果把這些通通拿掉，人類要如何集體的

通過？所以人類的行為乃是非常複雜的，我們會從人文的角度來思

考，「燒王船」這個活動為什麼會存在？不但在臺灣存在，在馬來西

亞一樣可看到，為什麼？因為在不同的地方，意義雖是不完全一樣，

但是共通的地方就是集體通過的意義。 

這可以提醒在醫療的專業之外，仍需一種人文的考慮。人既需

物質，也需精神。換句話說，人有世俗的需求，也有神聖的需求，

才能幫助我們了解整個人的面向：有聖的一面，有俗的一面，有常

的一面，有非常的一面，如果只有一面，這個社會不瘋狂才怪，這

樣的社會不可能永遠存在，類似這樣「燒王船」的活動，就是屬於

神聖、非常的一面。如何適當的調整常與非常、俗與聖，就是這些

節慶廟會為什麼能夠存在的理由。所以希望簡教授設計的這個文化

講座，幫助大家從人文話題去看文化，有很好的技藝、技術，就需

要再加上人文、文化的訓練，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哈佛最近通過

六個通識方向：歷史、藝術、人文、美國史，還有一個是「信仰文

化」。我碰到臺大的師生，就問臺大的課程有沒有信仰文化？他們說

沒有！我也碰到北大的師生，也說沒有！大家都知道：二十一世紀

文明的衝突和宗教有關，只要離開臺灣，就會面對全世界的宗教，

若不了解基督宗教、不了解伊斯蘭教，又如何理解不同文明間的衝

突！但是兩岸的最高學府：北大與臺大，同樣是沒有信仰文化的課

程，然後又說全球化，這是很弔詭的。所以什麼叫做「通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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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意義就是除了了解自己的國家、專業，也要了解全球、重要文

化，我覺得人文課程是為了幫助大家了解自我與全球的一種課程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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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講座系列之六 

「臺灣節慶民俗與廟會文化」 

紀實 

設計節慶的真諦 
 

 

 

長庚大學為配合「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所

開設的第六場文化講座，於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八日下午七時在工學

大樓六樓會議室隆重舉行。 

 這一場我們邀請到的是李豐楙教授。李教授臺灣雲林縣人，又

名李弦、李泠。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博士，現任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席

教授。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曾擔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

授、副教授，私立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道教文學、古典詩

論、現代詩學之研究，可說是學術界、教育界、宗教界「三界」的

佼佼者。著有《六朝隋唐仙道小說研究》、《東港王船祭》、《儀式、

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雞籠中元祭祭典儀式》

等多種專書，文學著作有《大地之歌：李弦詩集》、《李弦散文集》

等多種。 

 李教授從《禮記‧雜記》孔子論蜡所謂「張而不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為今天的

演講定調。民俗節慶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宗教裡，

容或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為「一張一弛」而設計的。所謂的節



 

 178

氣，乃是先民從大自然的經驗所歸納出的社會秩序與生活哲學。從

日常生活來說，過節慶是屬於「非常（態）」的設計。節慶根據自然

生態、氣候變化，有兩種組合方式，甲型是一月一、三月三、五月

五、七月七、九月九，是陽月陽日，自見其節奏；乙型是正月十五、

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乙型節慶大都與團圓有關。節慶是一種家家

戶戶都要去參加的一種時間的循環；祭祀是度過節慶的主要形式，

於是產生定期的廟會活動，成為展現族群共同記憶的文化活動。 

李教授還演講中播放他所編寫《臺灣節慶》的記錄片，它是以

「常與非常」「一張一弛」為主旋律的記錄片，他為他的設計，以及

廟會祭典的文化意涵，加以說明。最後更以他參與大甲鎮瀾宮媽祖

遶境為例，說明參與遶境以及「鑽轎下」，都是一種民俗醫療，一種

心理治療的機制，信徒可以從中獲得的心靈舒解。 

在現代社會裡，過年、過節常以為只是放假天，或常成為人潮、

車潮湧現的代名詞。在節慶裡常常有些失落感，今天李豐楙教授引

領我們一同思古想今，使我們對節慶民俗與廟會文化終於有了新的

體認！ 

 


